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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藤同志是1984年12月调到国家科委

的。他来时面临的是“三新”：新形势，

刚刚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1985年3月中

央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

的决定》；新班子，国家科委重组领导班

子：1984年9月，宋健被任命为国家科委

党组书记、主任，1985年1月，滕藤任国

家科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几位副

主任也是新人；新职务，大学的领导任部

委的二把手。

当时正好赶上一个改革的高峰，全国

各个领域都在改革。科技领域更是要走在

前面。老制度需要改革，新制度需要建

立，人才是短板，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

极性更是迫在眉睫。滕藤同志分管的司局

比较多，有科干局、综合局、外事局、情

报局（办公厅和人事局），作为常务，所

有的事情要过问，要有决策意见。我们几位

领导秘书都知道，就他的文件、会议最多。 

先说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这件事是李政道先生提出的建

议，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觉得我们现在

培养人的渠道还是少了，特别是高层次科

技人才。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项人才培养

工作，就把这个任务批给国家科委落实，

滕藤同志分管的科技干部局具体落实这项

工作。那一年科干局有两件大事，一个是

职称改革，还有就是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上面还有不同的

看法，还需要做工作。制度如何建立？经

费从哪里来？都是难题。没钱肯定是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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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难行。那个年代国家也穷，刚搞改革开

放，都需要经费。我陪滕藤同志去了财政

部主管田副部长的办公室，面积不大、非

常简朴，而且是两人一间。滕藤同志说明

来意，先解释什么叫博士后。硕士是导师

定题目，导师带着学生一起研究；博士是

老师出题目，主要是学生自己研究；取得

博士学位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需要一

个科研环境和条件，就是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博士进站后，大概是两年、三年出站

去正式工作。我们国家科研和经济建设急

需人才，特别是高层的人才更少，很需要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经验和做

法，建立这个培养人才制度。田副部长听

后，同意资助试点经费。经过不懈努力，

198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试

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研究制

度。最开始是选中科院的研究所等单位试

点，有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在试点基础上

进行总结再来形成制度。组织机构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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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有个管委会，管委会主任就是滕藤同

志。然后还有一些成员单位，教育部、人

事部等相关的部委，办公室设在国家科委

科技干部局。这个制度的建立，在当年是

挺新的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制度推出来

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有报道，当时

的播音员读成了“博士/后流动站”，把

断句读错了，就知道这制度确实挺新。博

士后的待遇也不错，听他们讲，进站就能

够补200块钱，那时候工资一档才6元。博

士后还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和配偶的北京

户口，可以说待遇非常优厚了。多年后，

我和欧阳钟灿院士聊起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他说自己就是第一个享受博士后制度

政策的。欧阳钟灿从清华拿到博士学位后

进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流动站，出

站后留所工作，后来当了所长，1997年被

评为中科院院士，应该是国内博士后里最

早评上院士的。当年建立了102个科研流

动站，有250多名博士后进站。近年来，

我国博士后每年进站人数都超过2.5万，

其中80%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办和国

办刚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完

善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后培养机制。从质

量、数量、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强化

产学研融合，在创新实践中培育青年科技

人才。

第二件事儿就说说职称制度改革，这

更是一件大事。滕藤同志在任期间主管职

称制度改革。因为职称改革涉及的问题更

复杂，和每个科技人员息息相关，也涉及

到分配制度、财政经费等问题，所以组织

架构更高，由中央负责。中央过去有一个

职称评审小组，撤了之后改成职称改革领

导小组，组长是宋健，副组长全是部级领

导同志，中央是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滕

藤同志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职称办公室主

任。职称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我国的

职称制度在“文革”期间停了，1977年、

1978年恢复，到了1983年又停了，因为搞

乱了。主要原因一是数量的控制，二是过

去职称和工资不挂钩，就是称号，但是这

一次职称改革的核心要改成技术职务，既

和工资挂钩，又要改为聘任聘用，这就复

杂了。当时这个制度的设计，还有序列，

最大的难点是要和工资挂钩。职称制度改

革时全国有职称的大约595万，高级职称

占比1.7%，不到2万人，中级30%多，其

余是初级职称。已有的职称能不能全部进

到技术职务，其中可能有人能进，有人进

不去，要评聘分开。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很

大，各种调研、座谈会也多，这件事花费

了滕藤同志很大的精力。因为做他的秘

书，我经常能看见他用“红机电话”向中

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请示问题，解难

题，化矛盾。终于在1986年初，召开了全

国职称大会，确定了新的职称制度。

第三件事就是国家核安全局的成立。

1984年10月，国家核安全局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同时还成立一个国家核安全中心，

负责具体的业务。国家核安全局既是国家

科委的一个内设局，又相对独立，因为前

面带了“国家”两字，还有国徽印章。滕

藤同志在两个机构的职能具体化、调干部

谈话、和宋健同志沟通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经党组批准组建

了两个机构的新班子。这件事反映了滕藤

同志的战略前瞻性，因为当时国内的民用

核工业还没什么东西，他从国家的安全考

虑，以一名核化工专家的视野认识到其重

要性。两个机构的成立和组建队伍，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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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的空白，对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和核

能安全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滕藤同志还分管综合局，为落实推进

国务院科技体制改革有关决定的要求，他

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全国各地。滕藤同志对

科技体制改革的意义、目的、任务和措施

都有独到见解。分管干部管理学院，办

第一期高级研究班，他和国家科委的领导

都来讲过课，他的演讲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和喜爱。他当时还分管国际合作局，我们

国家第一个国际合作双边科技协定是1978

年和法国签的。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程，双边科技协定也签订得越来越多。我

陪滕藤同志去德国访问过一次，他外语也

好，是那种既有原则又思想开放的人。我

们一行人在德国从南到北，参观了不少研

究机构，还特意去了人家的废弃盐矿参

观。后来我知道，是因为那时候核废料没

办法处理只有深埋，德国就埋到那个盐矿

里。滕藤同志到哪儿都还想着自己业务的

问题。还有几个国家计划的实施，比如

“星火计划”面对的就是农村的乡镇企

业、小企业。当时正好是我们国家排球的

鼎盛时期，排球的战术有“短平快”，

“星火计划”也借助这个术语，周期要

短，搞实用技术，速度还要快。宋健同志

有次在会上说，幸亏滕藤给我们这几个计

划起了好名字，一个是“星火”一个是

“火炬”。1988年出台的“火炬计划”面

对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化。 

滕藤同志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在

国家科委工作一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

干的都是开创性工作。后来和他聊天，他

说没有干什么，说自己是大学教授，没

有当过那种官，压根就不知道讲什么排

场。刚来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一

个楼办公，办公室紧张。我和他不在一个

楼层，工作不太方便，他就说不要麻烦别

人腾房子了，你就搬个桌子坐我这屋。我

说秘书没这样的，他说管别人干嘛，咱们

就这样，当然后来我坚决没搬。还有一次

我陪他出差，由于房间紧张我和他住一间

房。他不让我拼沙发睡，说对腰不好，执

意让我和他一起睡在大床上。滕藤同志

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他就像父

辈一样关爱下属。 

1986年3月，滕藤同志调

中宣部，后调中国科学院、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教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任

职。他是心系家国的科学家，

大家公认的“跨界专家”，就

科技而言他是战略科学家。他

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眼

前，他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对

事业对工作的求真务实的精

神，激励着一代一代清华人，

去拼搏攀登。
2002 年，縢藤（前排右 3）参加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与京

都议定书前景座谈会


